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高婷婷 电话：87138730 Email：1214019711@qq.com 15西津吟风

■作家走读中梁宝龙·永康府·作品选登

胡长孺入仕元朝所任官职的秩衔品级解读
□胡浙平

胡长孺进入元代以后，于至元二

十五年由崔中丞荐举，上京应试，元世

祖拟任其为集贤修撰。因为与“宰相

议不合，改扬州教授”，任满后，于元贞

元年权建昌录事，典教建昌，至大德十

一年，任台州路宁海县主簿。七年后，

转任两浙路盐运使司长山盐场司丞，

未上，以病辞，从而隐居杭州虎林山青

莲寺授徒、研经以终，其间，曾任西湖

书院山长。那么，他的这些官职在元

朝的职衔、品级又是如何呢？

先说集贤修撰。《元史卷八十七·
志第三十七·百官三》云：“集贤院，秩
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

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

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据《元史》所

载，元朝开国之初，集贤院与翰林国史

院属于“同一官署”，到了至元二十二

年，两院分置，设大学士、学士、直学

士、典簿、吏属等，员额若干。到至元

二十四年，又增设了侍读学士、待制。

不久之后，集贤院升为正二品，增设院

史一员，正二品；大学士二员，从二品；

学士三员，从二品；侍读学士二员，从

三品；直学士二员，从四品；司直一员，

从五品；待制一员，正五品。到了至元

二十五年，也就是胡长孺赴京应聘的

那一年，又增设了都事一员，从七品；

修撰一员，从六品。后来虽然有些不

同的设置与编制，但是修撰始终只有

一员，官阶为“从六品”。试想一下，如

果按照元世祖忽必烈一开始的拟订方

案，胡长孺的起点应该是从六品的集

贤修撰，但是因为宰相的反对，从而由

可能的京官而外派到扬州，担任扬州

儒学教授。

元代实行中央、行省、路、府、州、

县的行政设置，而“路”还有“上路”、

“下路”之分，“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

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同时，“当

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上

路的行政级别为“秩正三品”，管理机

构的名称是“总管府”，诸路总管府的

下属官吏就有“儒学教授”，“秩九

品”。当时，扬州路有“户二十四万九

千四百六十六，口一百四十七万一千

二百九十四”，扬州路属于上路，胡长

孺入元之后的首个官职就是扬州路的

儒学教授，“秩九品”。

《元史·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胡
长孺》（下称“《元史》本传”）载：“元贞元

年，移建昌，适录事阙官，檄长孺摄之。”

宋濂《胡长孺传》所载大同小异，说是扬

州任后，“秩满，迁建昌，适录事阙官，檄

长孺摄之”。按照元代的官制，“路”这

一级行政机构一般都设置“录事司”，

“秩正八品”。胡长孺离开扬州后就担

任了建昌路的录事，不过属于“摄”，也

就是说是属于代理的。他的另外一个

官职应该是建昌的儒学教授（此不

赘）。就朝廷任命来说，还有可能先是

儒学教授，再是代理录事，其品级本来

应该由九品而升至于正八品，但因为是

“摄”，所以仍然还是九品官。

建昌任满后，胡长孺被任命为台州

路宁海县主簿。《元史》本传称：“至大元

年，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阶将仕佐郎”

（实际上，胡长孺任职宁海主簿的时间

至迟应在大德十一年，此不赘）。将仕

佐郎，属于文散官，官阶为从八品。因

此，胡长孺的职衔也就是从八品。

胡长孺在宁海任职前后达七年，

到了延祐元年，“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

长山场盐司丞，阶将仕郎”。将仕郎，

该是正八品的文散官了，但是这一次

他并没有赴任，而是婉言推辞了。他

推辞的理由是身体有病（其实是厌倦

官场，渴求归隐，此不赘），而且，从此

“不复仕，隐杭之虎林山以终”。关于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元史卷九十一·
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是这样记载
的：“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秩正八品

⋯⋯盐场三十四所，每所司令一员，从

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

九品。”至于三十四所盐场，即包括了

长山场。这些盐场就浙江省境来说便

几乎囊括了今天杭州、绍兴、宁波、台

州、温州的大半个浙江，而胡长孺所任

即其中的长山场司丞，地方大概是在

今天的宁波镇海，职衔为从八品，因为

明确给他“阶将仕郎”，所以是正八品。

至于胡长孺的晚年所任之西湖书

院山长，论级别实际不高，但这个书院

的特色主要在校点、刻印古代典籍，因

此，声望颇高，影响颇大，加之胡长孺

授徒有方，弘道敬业，所以在胡长孺逝

世之后的明洪武年间，他是被放入当

时的“乡贤祠”而受后人敬颂的。

由以上可见，胡长孺入元为仕之

后，辗转多地，碌碌一生，但官职及其

品级始终不高，用其同时代的好友、文

学家吴莱的话来说就是：“凡历数任，

仅尔没没于州县之下僚，不至甚显”。

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元

代的政治制度所致。对此，明人叶子

奇所著《草木子》“卷之三上”就曾指

出：“（元代）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

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

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其次，是胡

长孺本身之刚介性格所致，用他自己

在建昌作儒学教授时写给当时著名

理学家刘壎的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就

是：“作教授穷僻之邦，言语不为当路

所识察”，说话、提意见耿直硬性，自

然不会让上司所喜欢，乃至于“二毛

已非折腰具，况与志愿常参差。长官

怒骂沸于爚，口自唯诺心自怍”（见胡

长孺诗歌《耕渔乐赠金华相士》）。不

过，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胡长孺刚正守

道、光明宏伟的为人品质，官虽小而

志则高，正如吴莱说的，“观其所至，

教士也，必曰严、恭、寅、畏；其教民

也，必曰孝、悌、忠、信。此其道术之

正，仕处之合，文章之懿，诚有大胜于

今人，而且不后于古人，是其苟然之

故而遂已者哉！”

胡浙平 男，生于1951年，浙江永
康人，胡氏后裔，副教授，浙江省文学

学会副会长、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秘书

长、胡公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原

任浙江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正校级

巡视员。

十岁以前，我都住在解放街236

号。

我对这个数字有深刻的记忆：我

父亲曾经用三合板在门框上钉了一个

木箱来收取书报信件，并用毛笔在上

面写下了“信箱”二字以及这个门牌

号。

这个自制的简陋箱子曾经惹起一

场小风波。有位精神特别亢奋的乞丐

在求乞不果后，愤愤然用竹竿拍打“信

箱”二字，连声骂道：相信，相信什么？

关于解放街236号，应坚兄的大

作《小城忆旧》收录有一张珍贵的照

片。那是一条并不幽深的巷弄，右边

是一幢洋楼的挑檐高墙（那幢洋楼就

是应兄的家），左边是一排夯土的平

房，直通到底则是一个半月形门洞

——门洞通往一处幽深的宅院，有花

园，有假山，有很多兰花，有一只慵懒

的黑猫，一棵粗壮却歪斜的无花果树，

有一位学问很好的老师，还有一位弹

琵琶的少女，她有一个叫杰的弟弟，收

藏了很多稀奇的糖纸。

其实，这些并没有出现在照片

上。而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为我就

住在左边那排土房中。

我在那两间被标注为解放街236

号的土房中度过了整个童年。我的家

具备所有土房的特征，低矮、潮湿、昏

暗，而且永远扫不干净，始终散发着一

种发霉的气息，还经常可以在露出草

筋的墙角发现壁虎。当然，我这样说，

并不意味着我的童年不快乐，杰就是

我穿开裆裤开始的伙伴，从香烟壳、弹

珠，到滚铁环、火柴枪，我们玩过那个

时代所有的游戏；并且我至今还记得

后门摆在露天的一口景德镇龙缸，父

亲用它养出了当时永康上街最漂亮的

金鱼。

正如与应兄家同在一条巷弄，门

牌号却差了一百多位，我至今也不清

楚，永康的上街与下街究竟是怎么划

分的。永康的老城，只是一个简简单

单的倒丁字形格局。解放街是贯穿南

北的那一竖，下面的横则是永康江（当

时叫南溪）沿的胜利街与山川坛。我

只知道，上街确然是有个上坡的，我家

其实就在坡度最陡的那一段。我记得

小时候有一大娱乐，就是看人力双轮

车下坡。在印象中，由于坡陡货重，车

把翘起，车夫几乎是全身吊在空中的，

两脚根本不着地，只凭趾尖像船篙般

点个三五下，便轰轰隆隆呼啸着滚向

下街了。

这其实相当危险。不过回想起

来，倒也没出过什么事故。

陡坡并不太长，我家弄堂口往南，

大约一二百米就渐渐平了。那里左右

各分出一条横街，分别叫东街和西街，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这个路

口，是整条解放街除了自己家之外，我

印象最深的地方。

我想，我真正的启蒙大概就在那里。

我最初的数字与商业知识，都从

一份菜单上来：二元，二菜一汤；三元，

三菜一汤；四元，四菜一汤⋯⋯一直到

十元。不叫十菜一汤，而是“全家福”。

这是东街巷口国营东街饭店的价

目单，写在一块白漆的木板上，当头挂

在店堂最显眼的位置。由于姨妈在那

里工作，上小学前，那里是我玩耍最多

的地方之一，也得以偷吃了不少好东

西，以至于我到现在也只爱吃碱水面，

排斥土索面——东街饭店的面条做得

极好（面分两种，肉丝面与光面，后者

属于大众标配，加肉丝就算有点奢侈

了），至今，我还能回忆得起碧绿的葱

花下那一点点闪光游走的油星。烧面

条时，厨师经常会给我舀上一小碗汤，

夹几根面，有时甚至还能吃到一块半

块刚炸出来的糖醋排骨。据说经常与

我同时蹭食的，还有永康城里的一个

“名人”——东街流浪汉“小发”，专门

在各大饭店喝客人剩下的面汤。

我至今记得，菜单上的数字是大

写的，并且长期不变。不过，后来终究

还是改了，前面的数字都升了一位，全

家福需要十一元了。而且一改之后，

变动的频率就频频加快。在十二元才

能点一桌全家福时，我上了小学。

小学三年级那年，我们全家搬到

了几千米外、当时属于城郊的一幢自

建楼房。解放街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

消失。偶有经过，都会发觉这条街

在迅速老去、败落，各种店铺一家接

着一家关门。不知什么时候起，东

街饭店改成了一座卖衣服百货的商

场，门口的喇叭很响，灯光也很亮，

但我总能闻到一种隐约的肉菜香。

又过了几年，包括东街在内，整条解放

街都拆了。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街成

为废墟的很多年后，我又遇见了那名

乞丐。

时间竟然对他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仍然穿着一套还算干净的旧军装

——我注意到，他穿着的还是一双早

已绝版的蓝帆胶皮鞋，通常称为“解放

鞋”的那种。虽然皱纹多了些，但腰杆

仍然笔直，手里甚至仍然握着一根光

滑的细竹竿。他看起来与几十年前同

样倨傲，目不斜视地行走在大润发门

口、城市最繁华的街区，嘴里同样不停

地骂骂咧咧。

我忽然记起了竹竿重重拍打那只

“解放街236号”信箱的声音。

“相信，相信什么？”

郑骁锋 写作者。已出版散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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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街236号
□郑骁锋


